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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 「音樂顯
才華」系列將獻上 「吳美樂與友人音樂會」，
適逢今年是李斯特和馬勒的紀念年，音樂會將
向兩位偉大的作曲家致敬。

音樂會上，本港鋼琴家吳美樂將聯同小提
琴家何紅英、英國中提琴家蘇菲．倫蕭、德國
大提琴家沃爾夫剛．紐斯蘭，演奏馬勒一首甚
少演奏的室樂作品《鋼琴四重奏》。這首樂曲
寫於一八七六年，當時馬勒仍在求學。

吳美樂還會演奏李斯特作曲、法國作曲家
聖桑改編的交響詩《奧菲歐》。李斯特的原作
為一首管弦樂曲，是他在看過葛路克一齣歌劇
以及巴黎羅浮宮中一幅繪在花瓶上的畫後，觸
發靈感寫成的。此外，吳美樂與友人也會演奏
李斯特作曲的《匈牙利狂想曲─佩斯狂歡節
》，此作品具有匈牙利傳統特色，李斯特在匈
牙利出生，被尊為民族英雄。

吳美樂曾獲鋼琴名家貝利慕特（拉威爾的
門生）賞識，讚她為 「同輩中天分最高的鋼琴手」，拉威
爾的音樂作品亦成為她的音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吳美
樂曾在歐洲與小提琴家曼奴軒合奏，曼奴軒讚她的 「鋼琴
演奏有迷人的詩意」。她也曾在亞洲區莫扎特二百周年紀
念鋼琴比賽中獲勝。

何紅英自小學習小提琴，曾在內地和海外多次獲獎，
她曾是曼克頓弦樂三重奏及曼克頓鋼琴三重奏的成員。一
九九五年，她加入洋紫荊鋼琴三重奏，也是香港城市室樂
團的團長。她現任教於香港演藝學院。

蘇菲．倫蕭是室樂自由演奏家，經常與德國現代室內
樂團、倫敦小交響樂團、作曲者組合等樂團演出，獲得好
評。沃爾夫剛．紐斯蘭是曼克頓弦樂三重奏的創團成員，
曾與該樂團及其他樂團到世界各地獻藝，紐斯蘭不單演奏
室樂，也曾在德國、倫敦和香港為樂團的協奏曲音樂會擔
任獨奏。紐斯蘭自一九九一年起，先後在德國、智利多家
學院及香港浸會大學教授室樂及大提琴。

「吳美樂與友人音樂會」於十二月二日（星期五）晚
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門票於各城市電腦售票
處，查詢請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或瀏覽網頁 www.lcsd.
gov.hk/CE/CulturalService/Programme/tc/music/000002b2.
html。

【本報訊】記者黃仰鵬報道： 「土
地．身體，我們的土地．我們的身體─
澳洲土著藝術展」正在廣東莞城美術館
舉行，六十五件原住民藝術家油畫作品
、數千張澳洲原住民的生活照、族譜等
，透過數碼立體聲裝置及投影設備等方
式策展，原汁原味地展現了澳洲土著藝
術的獨特魅力，也讓觀眾更加了解當地
原住民複雜而深刻的文化、宗教信仰及
風俗。該展覽在中國七個城市巡展，是
澳洲在中國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原住民藝
術展，也是今年 「澳洲中國文化年─暢
想澳洲」的重要項目之一。東莞的展覽
展期至本月二十七日。

圈點構成典型風格
澳洲土著藝術是世界最古老的藝術

之一，也是世界上被最多人認知的土著
藝術。如今，許多澳洲原住民仍以傳統
的遊牧方式生活，不斷創造自己的藝術
。此次展出作品包括六十五件原住民藝
術家用丙烯顏料創作的油畫作品、數千
張原住民的生活照、當地家族族譜等。
從展出作品中可發現，澳洲土著藝術最
典型的風格就是圈點，這些將圓圈、線
條和點子圖案結合在一起的畫面，通常
象徵着土著民族的一種神聖儀式。澳洲
策展人 Gary 表示， 「點子畫」以奇妙的
構圖、鮮艷的礦物質色彩，不但表現出
了土著人生活的秩序感以及他們對大自
然的敬畏感，而且是一種神聖民族感
受的呼喚，起到構建新的民族認同感和
集體記憶的作用。

作品《卡瑞里瓦拉吃恰樸恰樸的水
蛇》（布上丙烯聚合物）表現了兩條神

話中的聖蛇棲息吉本大沙漠創造 「夢幻
時代」的故事。作品中央主題圖案的聖
蛇代表土著儀式，放射狀的同軸圓圈表
現土著婦女們為儀式採集食物的生活場
景。作品的內容糅合了神話中 「夢幻時
代」的歷史和生活體驗的內涵，兩者由
生命的意象和宗教儀式的沿襲而交融為
一體。

宗教神話融入畫中
作品《瓦南的七姐妹》則敘述了藝

術家的出生地瓦南的一個宗教故事─七
姐妹的夢幻之旅。七姐妹穿越沃伯頓山
脈北部及南部，兩個旅程中的故事都是
圍繞七姐妹們穿越山區，被老人于拉追

隨的事件而展開。七姐妹穿越途中在廣
闊豐饒的鄉野舉行宗教儀式，創造了地
上的景觀並賦予其豐富的含義。這讓人
們與藝術家的視野產生交融，啟發無窮
的想像。瓦南附近郊野的一草一木、岩
洞山陵、突兀岩層都一一見證了這一夢
幻傳說，驗證了 「夢幻時代」創造英雄
的存在。一系列的粉紅色半圓圈圖案代
表七姐妹們的營舍，這圖案和色調使作
品層次交錯又顯得和諧統一。

展覽期間，澳洲策展人 Gary 不僅親
臨現場導覽，還親自輔導觀眾進行澳洲
土著藝術體驗，觀眾可自帶玻璃瓶、卵
石、鐵盒等，在策展人的帶領下繪出各
自眼中的澳洲土著藝術。

談起上海剛舉行的
「萬人相親大會」，據

其他媒體報道， 「萬人
相親大會」是在郊區松
江的泰晤士小鎮舉行，
到場人數達二萬人。舉
牌自我介紹的青年男女
當然大有人在，態度大方開放，還見現場
主動結識異性，也不避接受電視台訪問。
不過，進場的卻大多數是家長和親友，代
人相親的遠比親自出馬的多。可見雖然有
不少青年男女態度開放，但大部分仍然低調，
不想公開自己想結識異性談婚論嫁的意圖。

主辦當局又叫這個活動作 「上海市首屆婚
戀博覽會」，吸引不少婚姻介紹機構到來為辦
顧客登記，現場派出什麼婚姻大使、摩登紅娘
，也增加了熱鬧氣氛。我對 「婚戀博覽會」這
個叫法甚有保留，如果目標顧客是待婚的男女和家長
，叫 「相親大會」準確點，還未見面，初次認識，距
離 「婚戀」仍遠。如果目標是宣傳婚姻介紹機構，不
如改叫 「婚戀服務博覽會」更為貼切。

上海的家長似乎對子女的婚姻特別着急，我曾經
幾次周末途經人民公園，都見到公園一角有 「相親小
會」，一大群中年老年人拿着紙板，介紹自己子女的
年齡、學歷、工作和收入，也列明徵友徵婚對象的條
件，目的都是為子女物色對象。 「相親小會」每次聚
集過千人，甚為熱鬧，遇見合適人選資訊，連忙上前
答訕，交換通訊辦法。像是老人家自己相親，多於為
下一代操心。

每次回港，到各大書店看看
，了解一下書市情況，包括自己
的書，獲得怎樣的待遇。我戲稱
為 「巡視業務」。我看到書店的
面積越來越大，都是財雄勢大的
集團經營，不少小書店悄悄地從

市場消失了。話題書如司徒華的《大江東去》，蘋果
教主喬布斯的自傳，與電影同時推出的九把刀的《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每一間都放在當眼位置
。書的版本有趨大趨厚現象，但用的是輕磅紙，厚而
不重。不止一間書店把書用膠紙包起來陳列，減少損
耗，但由於看不到內容，降低了購買意欲。

我的書不是每一間書店都能找到，我當然感到遺
憾。背後的原因不想推測，只怪自己的書不夠暢銷。

卻也有幾間大書店把我的書集中在一起，便利讀
者找尋。在此僅向書店門市部負責人致謝。

一位出版界的朋友說，一些書店本身兼營出版，
而且是大出版社。自己出版的書當然擺放在最佳位置
。其他出版社的出品，如果是具競爭性的，可能會受
杯葛，或擺放在不利位置。在書店佔不到有利位置的
小出版社，只得另想辦法。一間專出親子教育的出版
社，舉辦一個又一個講座，場內售書，成績不錯。阿
濃的書不少由學校集體訂購，要感謝向學生推薦的老
師們。

看熒屏上唐英年的答客問，
常興感慨。一個人的說話能力，
不該是天生的，而該是靠後天的
鍛煉，唐君的口才，究竟是當眾
演說少，還是思路上有所阻滯
所致？不知道。

《說難》作者韓非，據說文采風流，說話卻是
期期艾艾，是不是自少埋頭讀書，沒機會跟人辯說
？英國王室有喬治五世，電影說他年少時在宮廷生
活中受到壓抑，以致形成心理障礙，無法當眾把話
說得流利。眼前國際政要，說話無畏無懼，神情坦
然自若的，當數美國總統，說到底，美國教育中，
論辯及公開說話表達己見，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項目
。再加上，總統競選期間，要四處演說拉票，口才
不濟，注定敗陣。

香港教育雖說考試中的中文一科，有講話能力
的考測，然而，香港教育培養出來的社會精英，一
對着公眾說話，還是叫人失望的居多。

筆者在大學教書，從來視說話、寫作、思考，
三者關係密切，甚至稱之三合一──隨時在課堂上要
學子表達己見，亦鼓勵學子對學科提問及質疑。我
甚至聲明：只有把所學的清楚地用說話講得出來，
那才是自己的學問，單靠記憶資料和理論，而不懂
將之演繹闡釋的話，都是死的學問。玉不琢，不成
器，公開表達自己，是要磨練的。

􀥅􀥅􀥅􀥅􀥅􀥅􀥅􀥅􀥅􀥅􀥅􀥅􀥅􀥅􀥅􀥅􀥅􀥅􀥅􀥅􀥅􀥅􀥅􀥅􀥅􀥅􀥅􀥅􀥅􀥅􀥅􀥅􀥅􀥅􀥅􀥅􀥅􀥅􀥅􀥅􀥅􀥅􀥅􀥅􀥅􀥅􀥅􀥅􀥅􀥅􀥅􀥅􀥅􀥅􀥅􀥅􀥅􀥅􀥅􀥅􀥅􀥅􀥅􀥅􀥅􀥅􀥅􀥅􀥅􀥅􀥅􀥅􀥅􀥅􀥅􀥅􀥅􀥅􀥅􀥅􀥅􀥅􀥅􀥅􀥅􀥅􀥅􀥅􀥅􀥅􀥅􀥅􀥅􀥅􀥅

􀥅􀥅􀥅􀥅􀥅􀥅􀥅􀥅􀥅􀥅􀥅􀥅􀥅􀥅􀥅􀥅􀥅􀥅􀥅􀥅􀥅􀥅􀥅􀥅􀥅􀥅􀥅􀥅􀥅􀥅􀥅􀥅􀥅􀥅􀥅􀥅􀥅􀥅􀥅􀥅􀥅􀥅􀥅􀥅􀥅􀥅􀥅􀥅􀥅􀥅􀥅􀥅􀥅􀥅􀥅􀥅􀥅􀥅􀥅􀥅􀥅􀥅􀥅􀥅􀥅􀥅􀥅􀥅􀥅􀥅􀥅􀥅􀥅􀥅􀥅􀥅􀥅􀥅􀥅􀥅􀥅􀥅􀥅􀥅􀥅􀥅􀥅􀥅􀥅􀥅

近
年
我
們
這
個
年
齡
段
的

人
，
不
少
熱
衷
於
聚
會
見
面
、

建
立
網
站
、
集
體
旅
行
。
內
地

女
五
十
五
歲
、
男
六
十
歲
的
退

休
年
齡
，
讓
很
多
人
有
錢
有
閒

有
心
情
進
行
集
體
懷
舊
。
見
面

嘻
嘻
哈
哈
，
宛
如
回
到
青
年
時

代
。
找
回
青
春
的
感
覺
，
可
說

是
人
生
一
樂
。

參
加
這
類
活
動
多
了
，
漸

有
了
新
體
會
。

雖
是
昔
日
同
窗
舊
友
，
但

在
社
會
特
別
是
開
放
改
革
的
幾

十
年
中
，
各
人
際
遇
經
歷
有
很

大
不
同
，
歲
月
已
然
把
許
多
人

變
成
了
另
一
個
。
有
的
人
從
外

到
裡
都
成
了
另
一
個
人
。
其
想

法
其
生
活
其
為
人
的
態
度
，
都

由
熟
悉
變
得
陌
生
。
外
貌
上
雖

還
能
找
出
昔
日
影
子
，
但
上
述
諸
項
都
已
不

似
往
昔
，
有
的
如
同
陌
生
人
。
和
陌
生
人
說

話
也
就
是
東
拉
西
扯
，
敏
感
話
題
點
到
即
止

。
即
使
是
話
語
淊
淊
，
掏
心
掏
肺
的
真
誠
卻

不
多
見
。

自
有
這
個
體
會
，
便
對
這
類
活
動
興
趣

不
大
。
一
怕
耗
時
間
，
二
怕
耗
精
神
，
三
怕

面
對
打
哈
哈
而
言
不
由
衷
的
尷
尬
。
所
以
收

到
邀
約
不
表
熱
心
，
大
抵
是
怕
和
熟
悉
的
陌

生
人
在
一
起
的
感
覺
，
尤
怕
原
有
的
印
象
轉

為
負
面
甚
至
惹
起
厭
惡
。
對
人
印
象
破
滅
的

惆
悵
和
失
落
叫
人
不
舒
服
，
還
不
如
就
讓
故

人
永
遠
生
活
在
昔
日
美
好
印
象
中
。
其
實
我

視
他
們
為
陌
生
，
他
們
眼
裡
的
我
又
何
嘗
不

陌
生
呢
？
硬
着
頭
皮
將
就
赴
會
，
不
如
坦
誠

說
﹁不
﹂
。

也
有
的
同
學
朋
友
多

年
未
斷
過
聯
絡
，
彼
此
的

近
事
遠
事
未
斷
過
交
流
，

也
還
能
肝
膽
相
見
，
相
聚

見
面
說
說
道
道
，
那
就
真

是
有
益
身
心
了
。

􀥅􀥅􀥅􀥅􀥅􀥅􀥅􀥅􀥅􀥅􀥅􀥅􀥅􀥅􀥅􀥅􀥅􀥅􀥅􀥅􀥅􀥅􀥅􀥅􀥅􀥅􀥅􀥅􀥅􀥅􀥅􀥅􀥅􀥅􀥅􀥅􀥅􀥅􀥅􀥅􀥅􀥅􀥅􀥅􀥅􀥅􀥅􀥅􀥅􀥅􀥅􀥅􀥅􀥅􀥅􀥅􀥅􀥅􀥅􀥅􀥅􀥅􀥅􀥅􀥅􀥅􀥅􀥅􀥅􀥅􀥅􀥅􀥅􀥅􀥅􀥅􀥅􀥅􀥅􀥅􀥅􀥅􀥅􀥅􀥅

􀥅􀥅􀥅􀥅􀥅􀥅􀥅􀥅􀥅􀥅􀥅􀥅􀥅􀥅􀥅􀥅􀥅􀥅􀥅􀥅􀥅􀥅􀥅􀥅􀥅􀥅􀥅􀥅􀥅􀥅􀥅􀥅􀥅􀥅􀥅􀥅􀥅􀥅􀥅􀥅􀥅􀥅􀥅

十
一
月
的
《
萬
象
》
刊
載
了

一
篇
李
黎
的
《
我
的
南
台
灣
童
年

》
，
我
饒
有
興
味
地
細
細
閱
讀
，

好
像
是
在
用
心
地
補
課
。
我
們
兩

個
性
格
迥
異
的
人
，
卻
是
傾
蓋
如

白
頭
，
一
直
維
持
着
親
密
的
友
誼

。
但
是
我
們
的
交
往
都
是
活
在
當

下
，
很
少
談
及
彼
此
的
過
往
。
我

們
曾
一
起
忙
着
編
輯
幫
助
此
地
華

裔
孩
子
學
中
文
的
《
小
讀
者
》
，

她
又
畫
插
圖
又
寫
文
章
。
緊
接
着

我
們
都
捲
進
保
衛
釣
魚
台
運
動
，

轟
轟
烈
烈
遍
地
開
花
式
地
辦
刊
物

、
排
戲
、
舉
辦
座
談
，
我
們
各
忙

各
的
，
但
是
經
常
串
聯
，
有
時
每

人
帶
了
睡
袋
到
某
家
徹
夜
長
談
。

再
後
來
我
主
編
《
美
洲
華
僑
日
報

》
副
刊
，
她
更
是
大
力
支
持
。

李
黎
這
篇
回
憶
童
年
的
文
章

讓
我
看
到
小
李
黎
在
榻
榻
米
上
快
樂
地
翻
滾
；

上
小
學
的
李
黎
滿
臉
疑
惑
地
面
對
﹁花
柳
科
﹂

，
大
人
都
板
着
臉
不
給
答
案
；
人
來
瘋
的
小
李

黎
抱
着
喜
歡
的
阿
姨
叔
叔
的
腿
不
讓
他
們
回
家

；
敏
感
多
幻
想
的
她
，
曾
在
暗
夜
醒
來
看
到
鮮

艷
美
麗
的
小
花
從
蚊
帳
頂
落
下
；
五
六
年
級
時

她
開
始
畫
連
環
圖
，
創
作
悲
哀
的
愛
情
故
事
。

讀
着
這
些
片
段
，
我
真
想
把
小
李
黎
一
把
攬
進

懷
裡
。她

出
生
在
我
的
故
鄉
南
京
。
我
們
同
年
同

月
離
開
南
京
，
幾
乎
又
在
同
一
時
段
抵
達
台
灣

的
基
隆
港
。
我
們
的
父
親

當
年
都
任
職
於
南
京
的
中

央
政
府
。
她
和
我
早
就
該

認
識
，
卻
在
大
動
亂
中
彼

此
錯
過
，
直
到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才
在
美
國
相
逢
。

到
醫
院
看
望
病
中
父
親
，
特
地
給
他
講
舊

同
學
的
故
事
。

我
和
這
位
同
學
，
名
字
中
有
一
個
字
同
音

。
我
仍
記
得
她
小
時
候
的
模
樣
，
臉
圓
圓
，
經

常
笑
容
滿
面
。
這
次
重
逢
，
已
經
是
四
十
多
年

之
後
了
，
一
樣
是
臉
圓
圓
，
一
樣
是
滿
面
笑
容

，
看
外
表
誰
也
不
曉
得
她
經
歷
那
麼
多
。

那
天
一
邊
走
路
，
她
一
邊
對
我
說
：
﹁經

我
這
雙
手
送
走
的
，
已
經
有
十
個
人
！
﹂
然
後

一
個
一
個
數
下
去
，
丈
夫
、
母
親
、
父
親
、
公

公
、
婆
婆
、
舅
父
、
舅
媽
…
…
，
聲
調
平
穩
，

聲
音
很
平
常
，
好
像
在
講
別
人
的

故
事
。
我
轉
過
臉
看
看
她
，
還
是

看
到
一
臉
的
笑
容
。
她
最
後
跟
我

說
：
﹁看
相
的
說
我
只
活
到
六
十

二
，
我
對
朋
友
說
，
你
們
要
打
牌

請
快
，
剩
不
了
多
少
年
了
。
﹂
我

想
安
慰
她
說
江
湖
術
士
的
話
如
何

能
作
準
，
但
她
講
得
輕
描
淡
寫
，

根
本
無
須
我
多
加
安
慰
。
講
給
老

爸
聽
這
個
故
事
，
目
的
也
是
希
望

老
爸
樂
觀
堅
強
。
一
個
人
在
病
中

，
有
什
麼
比
身
心
樂
觀
更
加
重
要

？
像
這
位
親
手
送
走
一
眾
親
人
的

同
學
，
經
歷
那
麼
多
，
身
體
狀
況

又
不
佳
，
如
果
她
一
天
到
晚
愁
眉

苦
臉
，
日
子
不
是
更
加
難
過
？
可

是
她
生
性
樂
觀
，
我
們
都
看
不
出
她
要
長
期
打

針
吃
藥
。

樂
觀
是
先
天
的
還
是
後
天
培
養
的
？
我
看

兩
者
都
有
。
有
的
人
天
性

樂
觀
，
天
塌
下
來
也
不
當

回
事
。
有
的
人
一
天
到
晚

發
愁
，
無
病
呻
吟
，
有
病

更
加
呻
吟
，
叫
苦
連
天
。

樂
觀
天
性
，
用
今
天

的
話
，
就
是
正
能
量
。

感覺是奇怪的事，有些地
方，不喜歡就是不喜歡，例如
南丫島。

作為一個住處，南丫島距
離中環只是半小時船程，總算
是小島風情，綠嶺藍天，旺中

帶靜；作為一個郊遊熱點，它的可取之處，也是
接近市區，它的山徑易走，坡度很小，南北相連
，全程只需個多小時，適合家庭樂，中途有豆腐
花、有風車教育站，而且終點站有海鮮酒家，可
以立刻把剛消耗掉的卡路里超額補充回來，抱着
更大的肚腩坐船離開。

南丫島最煞風景之處，是發電廠如影隨形，
它的三條巨型煙囪，撐起半邊天，任你藍天白雲
青山綠水有多麼溫婉多麼壯麗，那 「三支香」毫

不客氣，畢直地頂着你的眼簾；最滑稽之處在島上的沙灘洪聖
爺灣，弄潮兒嬉水日光浴，三條煙囪就在眼前，如此景緻，要
令自己舒懷，需要一點道行。

就近市區，山野人多喧鬧自是難免；恕我與南丫島無緣，
島上的村落不覺有何特別風味，既遊客化亦雜亂無章。沿路看
見很多拿着導遊書的內地遊客，這裡交通方便，半日遊畢，
「成本效益」高，但我很想跟他們說，這裡不是香港最美的郊

野，差很遠呢！
當然，你總能在小徑上的角落，避過發電廠向你打招呼；

走小路，也能避過人潮。不過，當半路的豆腐花不好吃，終點
站的海鮮餐又貴又普通，就只有黃昏的燦爛夕陽，能彌補沿路
一點一滴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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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名
醫
說
過
：
科
技
發
展
到
今
天
，
醫
生
最
大
的

問
題
不
是
病
人
如
何
活
下
去
，
而
是
如
何
死
掉
。

不
是
每
個
病
人
都
能
救
，
遇
到
不
能
救
的
病
人
怎
麼

辦
？
要
他
像
植
物
人
般
活
下
去
容
易
，
這
樣
的
人
，
生
不

如
死
，
活
着
有
何
意
義
？

醫
生
最
新
的
挑
戰
不
是
叫
人
歹
活
，
而
是
使
人
平
靜

安
詳
地
一
路
好
走
。
這
與
以
救
人
為
天
職
的
傳
統
醫
學
概

念
有
悖
。
今
日
的
救
人
技
術
已
經
發
展
到
極
為
精
確
，
心

臟
不
好
可
以
裝
循
環
輔
助
器
，
肺
臟
不
好
可
以
裝
呼
吸
器

，
肝
臟
不
好
可
以
血
漿
置
換
，
或
是
輸
入
冷
凍
性
新
鮮
血

漿
，
骨
髓
不
好
可
以
輸
血
，
免
疫
不
好
打
抗
生
素
，
即
使

是
垂
死
的
病
人
也
可
以
撐
很
久
。

一
個
老
人
家
裝
了
個
人
工
心
臟
，
但
機

器
太
大
，
很
不
方
便
，
到
哪
裡
都
要
拖
着
那

龐
然
大
物
，
後
來
寧
願
天
天
躺
在
床
上
，
心

情
不
好
，
得
了
重
度
憂
鬱
症
，
七
個
月
後
中

風
死
了
。
這
些
活
着
的
日
子
，
沒
有
一
天
好

過
。
科
技
已
發
展
到
即
使
沒
有
心
臟
，
也
可

以
暫
時
維
持
生
命
，
就
是
裝
上
一
種
體
外
維

生
儀
器
，
台
灣
譯
為
﹁葉
克
膜
﹂
。
靠
這
號

稱
為
﹁葉
醫
師
﹂
的
儀
器
，
最
高
存
活
紀
錄

是
一
百
一
十
七
天
。
只
不
過
，
會
看
着
自
己

的
腳
從
下
面
一
直
黑
上
來
，
直
到
全
身
變
黑

，
嚴
重
浮
腫
變
形
，
清
醒
地
看
着
自
己
慢
慢

死
掉
。
有
錢
人
總
是
花
盡
錢
財
求
生
，
裝
上

葉
克
膜
，
命
的
確
延
長
了
，
卻
受
盡
肉
體
和

心
靈
痛
苦
而
死
。

﹁高
科
技
反
而
讓
人
不
得
好
死
﹂
，
這

是
那
位
名
醫
的
感
嘆
。
住
在
加
護
病
房
的
病

人
，
過
世
前
平
均
體
重
多
三
公
斤
，
不
因
心

寬
體
胖
，
而
是
因
為
各
種
儀
器
和
藥
物
輸
液
入
體
內
，
導

致
身
體
浮
腫
，
只
為
了
維
持
一
口
氣
。
醫
生
總
是
不
願
病

人
在
自
己
手
上
失
救
，
無
論
如
何
要
維
持
生
命
。
醫
學
院

應
該
加
開
﹁生
死
學
﹂
，
教
導
學
生
什
麼
時
候
應
讓
病
人

走
，
使
他
少
受
點
折
磨
。
人
的
命
愈

來
愈
長
，
但
健
康
質
素
卻
無
法
相
對

提
高
。
既
然
如
此
，
長
不
一
定
比
短

好
。
如
果
有
這
麼
一
天
，
我
一
定
警

誡
家
人
，
千
萬
不
要
勉
強
使
我
活
下

去
。
歹
活
不
如
好
死
，
去
得
快
，
沒

有
痛
楚
，
是
最
高
境
界
。

阿 濃
巡巡視業務

葉特生
醫醫生還是醫死

王 渝
李李黎的童年

舒 非
樂樂觀

黃子程
磨磨練

姍 而
熟熟悉的陌生人

關

平

相相
親
大
會

吳
美
樂
奏
馬
勒
李
斯
特
樂
曲

油畫生活照族譜等顯獨特魅力

◀
吳
美
樂
聯
同
友
人
下
月
舉
行
音
樂
會

張
志
偉
攝

澳洲土著藝術亮相東莞

▶策展人 Gary 為觀眾介紹作品《卡瑞
里瓦拉吃恰樸恰樸的水蛇》 本報攝

▲Gary向觀眾介紹原住民生活照
本報攝

▲《青加里尤爾帕里拉男性》以
圓圈和線條構成豐富的畫面

▲《洛烏特加拉的兩個神話女性
》圖案複雜色彩鮮艷

▼《瓦南的七姐妹》表現一個宗教故事

▲觀眾駐足觀看澳洲藝術展的油畫作品 本報攝


